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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错误知觉角度看中国印尼复交迟滞问题 ¹

朱陆民,周冠文

(湖南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中国和印尼关系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历史上两国关系发展却并不顺

利。苏哈托统治时期,中印尼关系长期处于中断状态。即使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国建

交、复交的情况下,印尼仍坚持不与中国复交, 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文章从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

角度, 着重从历史包袱、诱发定势和认知相符这 3 个方面分析印尼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及其对印尼

决定与中国复交的影响, 并就构建两国友好关系的心理基础提出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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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65年9. 30事件后, 印尼当局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参与了该事件,两国关系从 1965年的/北京

) 雅加达轴心0降到了冰点。1967年10月 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进入 20世纪 70年代, 世界形

势发生了巨大改变, 美国开始调整其在亚洲的政策(当然包括东南亚) ,逐步收缩在该地区的势力和

影响。同时,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 中国实行了较为灵活的外交政策, 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1971年底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的席位; 1972年 2月尼克松访华; 1972年 9月, 日本首相田

中角荣访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这些从整体上改善了中国与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国际

形势的变化和美日对华政策的转变, 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 马来西亚

( 1974年 5月 31日)、菲律宾( 1975年 6月 9日)、泰国( 1975年 7月 1日)等东南亚国家先后同中国

实现关系正常化。

然而, 印尼作为东南亚大国却始终同中国处于外交关系断绝状态。20世纪 80年代前后,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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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总统苏哈托、副总统马立克和外长莫克塔尔多次宣称印尼政府为中印尼两国关系正常化做最

后的准备,但总是没有实际行动。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曾向印尼政府施压,要求其恢复同中国的

外交关系。据报道, 1975年底福特总统曾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哈托总统/交换过意见0;

1979年美国试图再次逼迫印尼政府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1] 129- 131但是, 直到 1985年 7月两国签

署了5谅解备忘录6才恢复了中断 18年的直接贸易。1990年8月 8日,两国才正式实现了关系正常

化,经历了 23年磨难的中印尼关系才得以恢复。

印尼政府在恢复两国关系上/似乎并不像中国那样渴望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0, 也/并不屈服于

美国对它的压力0,
[ 1] 129- 131/积极0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对于印尼政府的这种行为有各种解释。但从

分析角度上来看主要是从客观和宏观方面来分析的。笔者认为印尼政府在处理印尼同中国的外交

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之所以动作迟缓,主观和微观方面因素作用更加明显。甚至可以说,错误知觉起

着决定性作用。正是由于印尼国内上下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加深了印尼对中国的忧虑,使得印尼国

内对于复交问题迟疑不决。

二、错误知觉与中印尼复交迟滞

知觉(Perception)是一个精细加工和解释刺激信息,从而产生组织和意义的过程。[ 2] 6知觉不是

由输入刺激直接给予的, 而是当前存在的刺激与知觉者的某些内部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知觉既

依赖于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刺激物的特征,也依赖于感知的主体。知觉者一般的知识经验,他们对事

物的态度及对活动的预先准备状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知觉的过程和结果。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当人们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环境刺激因素的刺激时,就会产生对这一

刺激因素的知觉,进而形成对整体的意象。人对感知的信息进行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

素做出反应。人们对于刺激因素的反应是根据自己对其的知觉,而不是根据刺激因素本身的性质。

因此,如果知觉本身是错误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反应必然是错误的。

如果这种错误知觉发生在国际关系中,必然会影响决策,影响国家间的关系。由于国际环境的

不确定性, 国际关系中发生错误知觉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种错误知觉大多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

对方看成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根据杰维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历史包袱、诱发定势和认知相符 3

个错误知觉形成机制。
[ 3] 112- 325

它们对错误知觉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这 3个机制的作用使印尼对中国产生了错误知觉,而这些错误知觉最终

又反过来影响了两国复交的进程。

(一)历史包袱( Historical Burden)

人们往往将历史作为镜子,以史为鉴。历史可以教会人们许多东西,但历史也可以是沉重的包

袱。/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却不会显而易见。0在甄别、提炼后,正确的知觉能让

我们更好地将现实与历史对比,正确地认识现实。印尼人对中国的知觉主要来源于历史学习和对

身边华人的了解。

一方面,历史学习是印尼人形成对中国整体知觉的主要途径。印尼历史教科书是这种知觉形

成的载体,起着培养和塑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教科书观点决定着国民的知觉。然而,

印尼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的记述基本上都是负面的、错误的。它将汉武帝时期中国进入南满洲里、

华南、华西南等地看成是扩张和殖民的野心[ 4] 61,用描述欧洲殖民的词句来形容中国的统治,并给

中国冠以殖民扩张的特征,甚至认为中国在寻求一种类似欧洲列强的对外殖民政策。[ 5] 166在描述元

朝忽必烈远征爪哇等地时极力强调中国的侵略本性。而在对郑和航行到东南亚期间抓捕了包括巨

港( Palmbang)国王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王时极力向印尼人传递印尼是中国对外扩张政策受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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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凡此种种,在印尼的历史教科书中屡见不鲜。

其实,中国印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0[ 6]的交往中,友好关系是主流。在漫长的交往历史

中,两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内互通有无, 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印尼的犁、制茶、丝绸、豆芽、豆腐等

都是由中国传入的, 而印尼的木棉、沉香、龙涎香、胡椒等也先后传入中国, 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陶器、钱币等在印尼岛屿上有大量发现。其中在苏门答腊发掘的一件刻有铭文的陶器,其年

代为公元前 45年。唐代有不少佛僧先在印尼学习再往印度求经。高僧会宁在爪哇居留 3年和中

爪哇名僧苦那跋陀共译5阿笈摩6经两卷,为印尼和中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当时中印

尼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只有通过甄别的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给人启示。错误的历史观必然会成为一种历史负担。作为

印尼人认识中国,形成最初知觉的重要资源的印尼历史教科书却将这些/不用心读书的印尼人解读

的中国0 [ 5] 165形象传递给广大印尼人,使他们从历史观上形成对中国的错误知觉。

另一方面, 印尼的华人观是印尼人形成对中国知觉的最直接、最形象的途径。由于印尼人有关

中国知识的缺乏,他们对中国的知觉大都是根据对国内华人的印象得出的。[ 7] 165换句话说, 印尼人

对国内华人的知觉对于决定印尼对华态度与政策至关重要。

大多数印尼人认为华人群体很独立、很富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很自私。在殖民统治时期,作

为/中间人0的华人同荷兰人一起压榨原住民,并积累了大量财富。到国家建设时期华人完全控制

了印尼农村经济并在城市的各个商业领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 8] 426-427正是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华人

总是认为原住民低其一等。而华人的自私主要是因为华人被认为对印尼革命目标冷漠并在支持印

尼国家独立运动总发挥较小的作用。
[ 9] 115-138

华人在支持印尼从荷兰统治中独立出来态度模糊。许

多华人倾向于骑墙观望并期望在动乱时期大发横财。在 4年抗战时期, 当印尼人不顾牺牲奋力抵

抗荷兰殖民军队的时候, 华人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持自己优越的经济地位。[ 8] 427

其实, 印尼华人对印尼的革命建设是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推动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17世纪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尼之后,华人和印尼人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备受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并

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殖民者的高潮。著名的/红溪事件0是华人用鲜血染红溪水反抗殖民的明证。

在这次华人反荷起义中, 华人和印尼人民联合斗争, 多次痛击荷兰殖民者。尽管起义后来被镇压,

但华人与印尼人民并肩反对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在中印尼人民友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20

世纪,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八月革命中,广大华人紧紧地站在印尼人民一边,对印尼人民民

族独立战争,从道义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少华人还踊跃参战, 为印尼人民的解放事业流

血牺牲。华人在印尼历史上的贡献不容抹煞。印尼人对华人知觉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和把华人对印

尼的历史贡献从/印尼国家的集体记忆0中抹去[ 10]的行为只能导致对华人的错误知觉, 进而延伸到

对整个中国国民的错误知觉, 形成一种内心的排斥和鄙夷。

1969年 11月,印尼外长马立克就提出印尼希望加强同中国的接触。[ 11] 1970年 10月又派他的

秘书跟中国接触探寻同中国复交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行为受到了国内各种力量的阻拦。/这些来
自ABRI(印尼共和国武装力量)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使, ,马立克深陷困境。0[ 12]迫于国内

的压力,马立克宣称没有必要急于(同中国)关系正常化。1975年 11月, 马立克坦承, / , ,这里不

仅存在反共情绪,而且还有排华情绪, , ,我们需要时间去教育印尼人, ,0。[ 13] 51可见, 在中印尼

复交问题上印尼民众的作用不可忽视。

印尼国家军事学院的李德清( Lie Tek Tjeng)博士曾说过, /不应该忘记的是, 中印尼关系正常化

是一个极易诉诸民众的政治问题, 这样的问题很可能被反对派有效利用以达到其攻击政府的目

的。0[ 1] 133
然而不幸的是,历史观上的和对国内华人的错误知觉这些历史包袱使印尼人对中国充满

恐惧和鄙视,并进而产生一种排斥,反映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就是复交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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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诱发定势( Evoked Set)

人们接受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受到的

信息。[ 3] 14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印尼对任何有关中国的信息都从自己关注的问题出发考虑,加上

悲情的历史包袱,导致总是从负面角度理解中国传递的信息。

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主要关注和考虑的问题转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上。在印

尼政府看来对这 3方面构成不利影响的主要有印尼共( PKI)、国内华人和中国威胁。

9. 30事件前, 印尼共就想利用自己的势力支持苏加诺总统建立第五支力量( Fifth Force)来逐步

削弱军人集团对印尼政治的影响, 这对军人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事件发生后,以苏哈托为首的

印尼军人集团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证据0 [ 14] 138- 139
彻底捣毁了印尼共。但是印尼共作为一支有着

深厚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一直是印尼军人集团政府的心腹大患,威胁着其政权的/合法性0。

由于印尼华人与印尼共、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尼国内华人一直是印尼政府关注的对象。一

方面, 在印尼共被摧毁前,印尼华人从经济上支持印尼共,甚至是其成员。9. 30事件中/相当多的

印尼华人卷入了印尼共 1965年的暴乱0。[ 15] 115- 116
事件后,印尼政府多次宣称国内华人暗地里从经

济上支持甚至参加印尼共。在印尼政府看来, /反共必定排华(华人) 0 [ 16] 65另一方面, 在印尼国内华

人群体被看作是印尼国内和国外威胁的桥梁。印尼社会普遍相信/印尼华人团体愿意充当中国在

印尼从事颠覆活动的/第五纵队0( Fifth Colum)。[ 17] 108-109正如陈鸿瑜先生在谈及马来西亚同中国建

交时曾说的那样, / 1974年,当马来西亚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 担心中国通过使馆影响马来

西亚华人对国家的效忠, 成为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0 [ 18] 198印尼人对

国内华人的忠诚也充满疑虑。/驻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复交后)会对印尼华人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0如何/确保,,中国大使馆 , ,将不会动员 90万中国公民及其他华人同情者在印尼从事反

印尼政府活动0?
[ 1] 133

历史包袱中中国威胁的忧患感在印尼当局怀疑中国介入 9. 30事件 ¹ 后总爆发。在印尼政府

看来, 中国对印尼新政权充满敌意, 支持印尼共复兴并利用印尼华人干涉内政, 直接威胁到其新政

府的执政之基。这种知觉在中国政府/左倾0外交政策的刺激下, 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19] 中国

政府任何一点毫无恶意的行动都会被扭曲、误解。
[ 20] 27

加上这3个因素的交织作用和印尼政府为转移国内视线的有意煽动使这种联系变得弥足坚

固。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0,印尼政府必须将印尼共复兴、国内华人和中国威胁联系起来。而这

种联系必然造成/反共必定排华(华人) ,而排华一定要反华(中国)0 [ 16] 65的后果。这种情况下, 中印

尼复交问题也就失去了国内民众基础。

(三)认知相符( Cognit ive Consistency)

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知,这些人只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

信息之前的原有认知。从心理学角度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知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

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知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
[ 3] 13

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知不一致, 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或曲解

误断,使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十分惬

意,我们会很快地知觉事物,记忆事物;我们对新信息的解读也是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平衡的方式进

行的。
[ 3] 113

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苏哈托总统本人和印尼国内决策层表现出强烈的认知相符倾向。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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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执政时期对印尼实行威权统治。苏哈托个人掌握着印尼所有的大权,有人甚至称他为/千岛国君
王0 [ 21]。因此, 苏哈托个人因素在处理中印尼复交上必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一方面,苏哈托个

人成长和教育深受西方思想影响, 对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充满着敌意。而/一旦一个人产生了对他人
的印象,尤其是产生了敌对印象,模棱两可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信息都会被纳入这种印象之中。人们

知觉的只是与自己预期相吻合的东西。0 [ 3] 61所以, 苏哈托必然从内心深处敌视社会主义中国,不愿

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另一方面, 震撼性事件对决策者影响巨大, 在这之后他们就会/像木头一样
对正在接受的信息麻木不仁0。[ 22] 48对于苏哈托来说, /永远不会忘记0 [ 23] 117的是 9. 30事件/杀死了

他的同志0。[ 24] 91
苏哈托在不止一个场合的讲话中提到他对中国的这段/痛苦经历0。[ 25] 184

由此形成

的认知相符使他对中国传递出来的友好信息视若不见或错误理解, 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推进两国复

交的时机。1985年出席第三十次万隆会议纪念活动的中国外长吴学谦的约见,苏哈托视若不见就

是明证。

在印尼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除了苏哈托总统外,还有军人集团、伊斯兰集团等势力。它们在

中印尼复交问题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幸的是,这些势力都是强硬的反华派,对中国有着根

深蒂固的仇视。/他们把中国认作是9. 30政变的主要来源, 由于他们控制着国家权力机构, 他们坚

拒接受同北京关系正常化,其结果是中国 ) 印尼关系的缓和得不到进展, 而任由自由主义玩弄-影

子外交. 。0 [ 13] 52
即使在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印尼军人集团对共产主义的中国仍固守

其既有的知觉。他们不相信中印尼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中国会停止其在印尼的颠覆活动。[ 1] 130

杰维斯认为, /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对自己有敌意, 即便是那个国家表现出其他人认为是中

立或友好的行为,他们会无视或曲解这种行为,甚至认为是敌意的欺骗。0 [ 3] 61这点可以从印尼军人

集团的行为得到印证。1981年 12月,经过数月筹划的印尼贸易代表团访华活动被迫取消, 而随即

却是台湾行政院长造访印尼。[ 26] 971-972更令人遗憾的是得到了苏哈托亲自会见,这无异于在中国的

伤口上撒了把盐。
[ 27]
中印尼外交关系正常化被搁浅。

/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并非故意伤害他们,那么他们的愤怒程度就会减轻, (即使报复,也

不会严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反之, 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是故意伤害自

己,那么他们就会极端愤怒, (并进行强烈的报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轻。0 [ 28] 489显然,

由于认知相符机制的作用,印尼决策者都将中国视为故意伤害他们, 所以必将强烈报复中国。阻挠

两国复交就是一种手段。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 错误知觉的形成使得中国在印尼人的眼中成为/敌人意象0。根据理查德#赫尔曼和
迈克尔#菲斯凯勒的认识意象理论, /敌人意象0是把其他国家视为威胁。[ 29] 638

既然印尼视中国为/敌人0,那么叫印尼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讨论与中国复交问题必然是不合适

的,也是国内上下难以接受的。只有等到这种知觉和意象慢慢淡化甚至消失, 才有商谈的心理基

础。这个淡化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是一旦形成,想破坏的可能也较小。

正如杰维斯所言, /如果他者的形象一旦建立起来, 就很难消除。0 [ 3] 37因此, 中国在今后与印尼

的交往中要使印尼改善对中国的知觉和意象,从而建立两国关系的心理基础。一旦这种心理基础

建立,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时效是非常长久的。为了促进中印尼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笔者认为

中国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印尼对中国的错误知觉,进而从知觉的角度构建两国友好关系的

心理基础。

首先,充分运用和拓展双方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往来, 增进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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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扩大共识,深化友谊。比如,两国联手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 使得印尼历史书中关于中国的观点

尽量公正。从历史认识上培养印尼人关于中国的正确知觉。

其次, 中国政府应该劝告印尼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参与印尼国内建设, 为印尼的发展献计

献策,为中印尼关系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 30]
使印尼人通过国内华人体会到中国人的友善,从日常的

感性认识上改善对中国的知觉。

最后,中国利用自己的实力,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印尼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利

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用实际行动消除/中国威胁论0的影响。

笔者相信通过努力, 中国印尼这两个亚太地区的大国一定能够甩掉历史包袱,摆脱诱发定势的

影响, 改变错误知觉,建立起牢固的友谊和稳定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印尼复交迟滞是个

复杂的问题,错误知觉角度只是提供解释该问题的一种方法,或许并不是完美的解答,但错误知觉

对复交迟滞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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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yed-Restoration of Sino-Indone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sperception

ZHU Lu-min, ZHOU Guan-wen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is one of the vital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sian- Pacific reg ion. But in

history it didn. t developed smoothly. Under Suharto. s rule, it had been keeping on suspension. While other nations were all

building or restor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As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donesia still said no to that. The rea-

sons are complicated. The article focuses on historical burden, evoked set and cognitive consist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

national political cognitive psychology to analyze Indonesian misperception to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this on Indonesia. s decision

to restore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of his own suggestions on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n which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Sino- Indonesian relations, delayed- restoration, mis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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